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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今，跨国婚姻已是寻常事。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国
人几乎谈涉外婚姻而色变。
由于工作的关系，上世纪 !"年

代，笔者就曾亲历了马里留学生蒙
科罗·苏恩卡里与中国姑娘的跨国
婚姻。当 #$!#年 #%月中旬的一天，
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
的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赴京求见马
里驻华大使，将两张鲜红的结婚证
平摊在大使面前时，这位资深外交
家大吃一惊：“啊？真有此事？！”他没
想到，一个非洲青年竟能如此顺当
地同中国女子在中国完婚。
大使的诧异不是没有缘由的。它

起因于对中国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陈老总拍板的一桩跨
国婚姻

&$''年初夏，中国的“文革”运
动正迅速升温。上海同济大学喀麦
隆留学生杜马和同班中国女生金晓
荣却偏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向有
关方面登记结婚。在当时那样的情
势下，后果不难预料，非但申请未获
批准，反倒引火烧身招来是非，直至
最后金晓荣被发落四川，两人被迫
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大串联”开始后，全国红卫兵热

情高涨，不花一分钱成群结队走遍大
江南北。金晓荣在大潮的裹挟及“掩
护”下，回到上海直奔心上人而去。不
料风声走漏，火车刚进镇江站即遭截
留，同济大学红卫兵不由分说便将一
个弱女子遣送回安徽老家。
在上海无书可读又不得与情人

相见的杜马心灰意冷，他决定取道
北京回国，并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
了金晓荣。金闻讯日夜兼程秘密赶
往北京，终于在金桥饭店见到了日
夜思念的爱人。不想就在此时，红卫
兵犹如“天兵天将”又一次不期而
至。于是风波再起，“官司”一直打到
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最后由陈老
总拍板，有情人总算终成眷属，他们

在北京结了婚并一道登上返回喀麦
隆的飞机。

自杜马和金晓荣之后，“文革”
十年中国几乎再无一例跨国婚姻。
那些年月，在中国和外国有情人的
心头，“异国鸳鸯”始终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梦”。

在邓小平干预下完婚
即便在新时期的初始，春回大

地乍暖还寒，阴霾一时仍很难完全
散去。此时上海又发生了一件“通
天”的跨国婚案。

&$((年，复旦大学法国进修生
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小伙子田力
在田径场上一见钟情。他们一个是
学校的女子短跑冠军，一个是学校
的男子跳高冠军，对体育的共同爱
好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当他
们提出结婚申请时，历史再次重演：
婚请遭拒绝，田力被隔离。
奥迪尔被眼前的一切震惊、激怒

了，她不明白两个年轻人的爱究竟触
犯了哪条“天规”。姑娘一连写了几封
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求援，向法
国总统求援，向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求
援。姑娘的真诚打动了法国政要，他
们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奥迪尔的心愿。
后来在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
的干预下，最终玉成此事。

#$((年 $月 )(日，法新社记
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
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
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
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革’以来
没有先例的。”
有了这一案例，中国地方当局

在受理涉外婚姻时即有了可援之
据。依凭中央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会同民政部门建立了一

套受理跨国婚姻的临时机制，自
#$(! 年起为一对对异国情人铺设
了走向“红地毯”的通道。这个临时
机制一直运行到 #$!*年中央政府
首度颁布《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
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恩卡

里作为 &$''年以来第一个在上海
同中国公民结婚的非洲人受到了马
里大使的特别关爱。

大使说：“ 他若再娶，
你可起诉他 ”

苏恩卡里是 &$('年来到中国
的，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
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
&$($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
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
为市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
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
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
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
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对）
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
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年 (月的一天我去学校看
他，小伙子一反常态显出了少有的严
肃和拘谨。几番嗫嚅后他终于吐出了
一段话：“我很快就要毕业，在回国之
前，我想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她叫
董美丽。李老师，你看中国政府能批
准吗？”我微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只
要你们的选择是负责任的，彼此真心
相爱，又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中国政
府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苏面有难
色地说：“可是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非洲人能同中国女孩子
结婚。”“那么，不妨你来领个头，当
+,-#吧！”我的鼓励坚定了小伙子的
信心，当年 #%月 #*日，结婚证即送

达苏恩卡里手中。第二天他打来电
话：“昨天我领到了结婚证。告诉你，
老师，我流泪了……”
几天后，苏恩卡里带着结婚证

飞往北京。
眼前两张鲜红的结婚证着实令

大使非常激奋，他当下决定：“我要
为你们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于是，董美丽的母亲被请来了；

近四十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
括十二位大使被请来了；几家外国通
讯社的记者也被请来了。#%月 *#日
这一天，婚礼大厅中央高悬马、中两
国国旗，马里大使身披国旗绶带亲为
这对异国新人主婚。他深情地说了一
段开场白：“这几年中国实行开放政
策，允许中国人同外国人通婚，但我
只是耳闻，未曾目见，而且听说与中
国人结婚者又全是欧美人士。今天，
我亲眼看见董美丽小姐嫁给了我国
的留学生。事实告诉我，非洲人可以
同中国公民结婚了，对此我由衷感到
高兴。”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本来就
该有这么一个程序，只见大使走近两
位新人，在马、中两国国旗前，当着特
邀法律证人的面对董美丽说：“依照
伊斯兰教规和马里的法律，在事先征
得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男子可以娶妻
四人。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苏恩卡里，
他是否还打算娶其他的妻子？”董遵
嘱向苏提问，苏恩卡里当着大使和法
律证人的面，向国旗郑重宣誓：“同董
美丽结婚后，绝不再娶。”大使随即对
苏说：“你既已宣誓只同董美丽一人
结婚，那么你回到马里后如再和他人
结婚便是违法，明白吗？”苏答“明
白”，并签字为证。大使又对董美丽
说：“尽管马里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
妻子，但苏恩卡里已正式宣誓同你婚
后不再他娶，今后他若失信，你有权

对他起诉。”

“ 非 、中人民是一家人 ”
对苏恩卡里婚事的反响超出了

人们的料想。不久，在上海非洲学生
中又接二连三出了好几个“第一”：
第一个扎伊尔人马贝嘎结婚了，第
一个布隆迪人德奥结婚了，而且同
样受到本国驻华大使的青睐，为他
们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年初，即将回国的苏恩卡
里又按中国习俗在学校办了一个婚
礼，邀请老师和同学分享他新婚的
喜悦。我和学院薛喜民副院长应邀
同马里驻华大使的代表一起在主桌
就座。大使代表和薛副院长分别致
辞后，塞内加尔留学生伊迪宣读了
一封国外来信，写信人叫萨马克，是
两年前刚从上海华纺毕业回国的马
里留学生，他在信中写道：“我对这
桩婚事既惊又喜，这个喜讯在马里
电台整整播放了一个星期。”
随后，苏恩卡里起立讲话：“自

从去年 #%月 #*日以来，我一直沉
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因为从那一
天起，我就是半个中国人了……”

)月 #日，苏恩卡里偕爱妻董
美丽取道北京回国，我因有事未能
前去送行。苏恩卡里特意托学校留
学生办公室主任张金泉捎回一句
话：“请转达我对李老师全心全意的
感谢！”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所处
的时代而骄傲。

“婚姻变化是社会进步的缩
影。”中国跨国婚姻迅速增长的时
期，恰恰发生在改革开放这 *.年
里，这也折射了我国社会组织、时代
思潮的日趋多元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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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冲破重围的跨国婚姻 ! 李天震

吃 饭
章小东

! ! ! ! ! ! ! ! ! !"这是什么东西

吃吃说说，不知不觉地到了深更半
夜，餐桌上一片杯盘狼藉。丈夫摸出一个
半人多高的黑色塑料垃圾袋，大家把手里
的纸盘子、塑料叉子以及残渣余孽纷纷丢
了进去，最后还有一大盘剩余的蚝油牛
肉，丈夫端起来看也不看，毫不犹豫地倒
进了垃圾袋。客人们七手八脚地帮我把桌
子收拾干净以后，便各自夹起空盘子道
别，只留下那只满满登登的垃圾袋。

我把已经睡熟的儿子安顿到床上，灯
光下面，一张天真无瑕的面孔上，呈现出
来一片明朗的阳光，我专心致志地注视着
儿子睡梦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我感
觉到我的鲜血在他的身体里面流淌。

丈夫摸出一瓶五粮液，那还是十年前
结婚的时候存积下来的，只是随着时间流
逝，里面的酒精挥发得只剩下半瓶了。他
无声地走到我的背后，我转过身体，面对
面地看着他，有些陌生，有些尴尬。

他递给我一个酒杯说：“辛苦了……”
我以为他会感谢我一个人把儿子带大，不
料他说：“这顿饭让你辛苦了，谢谢。”

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大亮。我想起
来了，我和我的上海已经远隔重洋。儿子
正趴在我的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说：
“妈妈，侬睡觉的时候嘴巴一动一动的，一
定在吃好东西。”我笑起来，把儿子抱到怀
里说：“妈妈正在梦里啃一块肉骨头，眼睛
张开来一看，原来是侬啊！”“不要啃我啊！
爸爸说了，今天晚上有个外国教授请我们
去吃饭，是吃烤肉，叫 //0，有很多很多的
肉骨头呢。”

原来我和丈夫分别五年又重逢的故
事，对美国人来说就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
许多人都想来看看我们，丈夫的一个老师
约翰教授便决定在他的家里举办一个盛大
的 //0，邀请大家一起来欢迎我和儿子。
“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猴子，有什么

好看的？”“你比猴子好看多了。”丈夫已经恢复
以前的样子，开始和我调侃。“我们是不是也要
带一盘子小菜？”“约翰教授特别关照，我们是特
邀的客人，免带小菜。我现在要到学校里去了，
你们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
丈夫走了，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儿子拉我到

厨房说：“爸爸很有钱呢！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好像永远都吃不光的啊。”“真的吗？侬怎么晓得
的？”“侬看，冰箱里有很多很多的肉，还有冰激
凌，墙壁角落里有一箱箱的雪碧和可口可乐，在
上海，好婆总归是一瓶一瓶买的。我最喜欢雪碧
了，可以喝一罐吗？”我知道这种易拉罐的饮料，
在美国是最大众化的了，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我说：“一大早喝这种易拉罐不大好，还是先吃
早饭，好吗？”儿子听话地点了点头。

吃过早饭以后，我把房间收拾了一遍，然后
整理冰箱。不料一拉开冷冻室的门，里面噼里啪
啦滚落出来四只圆滚滚的冰坨子。
“啊哟，这是什么东西啦，还好没有打到我

的脚。”我叫了起来。
“妈妈，我来帮侬。”
“不要，不要，小心冰到侬的小手，妈妈心疼

的呢。”说话间，我已经把四只冰坨子捡了起来。
仔细一看，原来是四只真空包装的白腊克鸡。白
腊克鸡在上海，一般是不上台面的。这种洋鸡的
肉头虽然比较厚，却木乎乎的，又有些腥气。我
呆瞪瞪地看着一并排的四只鸡，原本想把这四
只鸡一起放回冰箱，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空当儿
塞进去，最终只塞进了两只。
“妈妈，侬是不是可以来陪我看电视呢？很

好玩的呢！”“等我想办法把这两只鸡放回到冰
箱里就来，我怎么也塞不回去了。”
“像好婆一样，挂到阳台上去好了。”
“对了，那是风鸡！让我来做风鸡吧。”儿子

的话提醒了我，我立刻把两只鸡扔到水池子里，
一边拧开热水化冰，一边剪开包装清洗干净，又
拔出钢刀破开鸡的后背，撒上盐和香料，用一根
竹筷把鸡撑直了，最后找出两根小绳子，把两只
香喷喷的鸡挂到了屋檐下。

一切收拾停当，我便泡了杯热茶，安安心心
地搂着儿子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电视里播
放的是动画片，讲的是老鼠和猫的故事，不知为
什么那只强悍的猫终归斗不过机灵的小老鼠，
儿子看得哈哈大笑，我却有些担忧：“这个故事
怎么有一点颠倒黑白，好坏不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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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一时半刻还不能回家

周警官脸上略带笑容地对顾斌道：“怎
么，不相信啊？快走吧，车子外面等着呢。”
顾斌像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确认自己

真的可以离开拘留所了，内心里喷涌而起一
阵喜悦。这时他听到周警官对他说：“一会儿
我把你交给方律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方律师？”顾斌脱口而出。“是啊，是方律

师设法把你弄出来的。他已经把你的案子调查
清楚了，你是被冤枉的。”周警官说。
顾斌突然感觉自己有一股沉重

的委屈从心灵深处冒出来。关了一
年多，终于弄清楚事实真相了。方律
师到底还是负责任的啊！顾斌这时
觉得有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举
起手背胡乱揉了一把眼睛。
方国良把他的车停靠在北区邮

局门口的空地上，那里人来人往十
分热闹。在这之前，方国良已经去过
顾斌的家，把乔云接到了车上。此刻
乔云就坐在车子后座，身旁搁着一
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
和食品。丈夫虽说终于能够脱离拘
留所了，但只能匆匆和她见上一面
就得立即再次离开。这一别，按方律
师的说法，或许几个月，或许就是一
年半载。想到这里，乔云不由十分伤感。
“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乔云不无担忧

地问。“也许吧，离得远些会安全些。你放心
吧，余先生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会很久
吗？”乔云明知故问。“等案子了结了就能放心
回来，就不用再躲了。我们让他出去避一避，
是怕那个王根宝又节外生枝。”方国良解释
说。“这个我知道，你和余总都是好人。”乔云
表示理解。“我给他带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
两万元钱，不知他够不够用。”“钱的事你不必
操心，余先生都会安排好的。”方国良话音刚
落，就看到了小王的车子缓缓驶近了，他赶紧
对乔云说：“他们来了。”

小王把车子靠在离方国良几米远的地
方。一会儿，就见周警官和顾斌从后车门出
来，径直走到方国良的车前。周警官拉开车
门，让顾斌坐进副驾驶位子，随手又把门给关
上了。“老顾，你受苦了。”方国良把手伸给顾
斌。顾斌赶紧把方国良的手握住，激动地道：

“方律师，谢谢你救我出来。”
“我事情没做好，拖了这么久才把你弄出

来，请你原谅。”方国良说。
“千万别这么说，我心里清楚，若不是有

你方律师帮我，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
日。”“好了老顾，虽说你离开了拘留所，但你
一时半刻还不能回家。”方国良说。“这个我知
道，刚才在车里周警官都对我说了。”“你出去
避一段时间，对大家都有好处。余先生会把一

切都安排好的。”“嗯，我都听你们
的。”顾斌点着头。

“那你和嫂子好好聊几句吧，这
一别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了。”
方国良说着，往车子后座怒了努嘴。
顾斌一转头，这才发现原来乔云也在
车上。惊讶之余，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表示感谢，却见方国良打开了车门。
“老顾，你们抓紧聊吧，我们五分

钟后就走。”方国良说完下了车。
周警官正站在方国良的车子旁

抽着烟。方国良道：“老周啊，这件事
你帮了大忙，你回去后，我担心那个
徐副局长会找你麻烦，真不好意思，
我们连累你了。”
“哪儿的话？我才不怕谁找麻烦

呢。我们又没做错，这事梁局长也支
持的。即使真有那么一天让姓徐的当道，我大
不了就提前退休呗。”周警官说完潇洒地笑
笑。“我让小王先送你去局里吧。”方国良说
着，朝坐在悦达车里的小王做了个手势，小王
立刻领会了意思，开始发动车子。
“那我先告辞了，再联系。”周警官朝方国

良挥挥手，走过去上了悦达车。
方国良目送着小王的车驶远，然后掏出

手机换了一张新的 123卡，拨了一个号码，
“余先生吗？我是方国良。老顾接到了，接下去
怎么办？”
“知道东方技术大学吗？”余国伟问。
“知道的。”
“九点四十分，你准时到那里。在那个学

校门口，会有一辆挂军牌的墨绿色三菱越野
车停着。你带着顾斌上那辆车，只要对车上的
军人说你是方律师就行。那辆车子会送你们
去机场。等把老顾送进安检后，你和我再通一
个电话。”余国伟仔细地向方国良作交代。


